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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晨光微露，我像往常一样
站在卧室的窗前，目光穿过玻璃，落
在窗外那片熟悉的风景里。这扇窗，
像是一幅永不落幕的画框，每一寸光
影、每一片落叶、每一缕风声，都温
柔地收纳进来。它不言不语，却日复
一日地讲述着季节更迭的故事。它是
安 静 的 ， 是 默 然 的 ， 像 一 位 丹 青 妙
手，不声不响地，就在你的窗外调弄
着颜色。

我 家 的 窗 外 是 一 棵 棵 高 大 的 树
木，有槐树、梧桐树、女贞子树。风
一吹，叶片便簌簌作响，偶尔有几片
耐不住性子的叶子，悠悠地、打着旋
儿地辞别枝头，轻轻飘落，最终安静
地躺在泥土之上。清晨的露水还挂在
叶尖，阳光一照，晶莹剔透，仿佛整
棵树都缀满了细碎的钻石。

清晨的光线斜斜地洒落，透过树
叶的缝隙，在地面投下斑驳跳跃的光
影。窗外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棵高
大 的 梧 桐 树 。 它 枝 干 粗 壮 ， 树 皮 斑
驳，裂纹如岁月刻下的年轮，记录着
风雨与光阴。春日里，它们用繁茂的
绿荫为行人遮阳；夏日里，蝉鸣在绿
叶间此起彼伏；而到了秋冬，它的叶
子由绿转黄，再由黄泛褐，层层叠叠
地 铺 展 在 枝 头 ， 如 同 岁 月 写 就 的 诗
行。风起时，叶片轻轻摇曳，发出沙
沙的声响，像是低语，又像是吟唱，
三三两两地，悠悠地飘落。看着眼前
的梧桐，虽不似春日的嫩绿、夏日的
墨 绿 那 般 充 满 希 望 ， 却 自 有 一 种 成
熟、丰盈与从容的气度，不声不响，
用满树温情，把季节织成了一幅暖色
的画，藏进了人们最柔软的记忆里。
它教会我的，不是离别的伤感，而是
告别时的优雅，与对生命循环的静默

信仰。视线稍移，便落在那两棵女贞
子树上。它不如梧桐高大，却更显苍
劲。女贞四季常青，即便在万物凋零
的季节，它依然挺立着墨绿的身姿，
不争春华。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串
串垂挂枝头的果实。入秋后果子慢慢
成熟，从青绿色变成淡紫色，最后成
了深紫，像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挂在枝
头。阳光斜照，果实泛出幽光，吸引
雀鸟穿梭其间，啄食那些果子，它们
蹦蹦跳跳地在枝丫间穿梭，有时会为
了一颗果子争来争去，翅膀扑棱的声
音，伴着果子掉落的“嗒嗒”声，成
了窗外最生动的风景。女贞子味苦性
凉，自古入药，具有滋补肝肾、明目
乌发的功效，常用于治疗肝肾阴虚所
致的头晕目眩、腰膝酸软、须发早白
等症，恰似秋的深意，外表肃穆，内
蕴温润。女贞之名，取“经冬不凋，
凌霜不落”之意，象征坚贞与恒久。

与梧桐和女贞相比，那棵槐树显
得更为朴素。春天时，满树洁白的槐
花如雪覆枝，香气沁人心脾，引得蜂
蝶纷至沓来；而今，槐树褪去了盛夏
的繁茂，枝叶渐疏，秋风拂过，几片
枯黄悄然飘落，似在告别一段葱茏时
光。树皮皲裂，刻满年轮的印记，却
仍挺立如初，静默地守望季节更迭。
槐树种子悄然成熟，一串串荚果垂挂
枝头，长圆形的，扁平而微弯，像豆
角，又似弯月，初为嫩绿，成熟后变
为深褐，内藏几粒饱满种子，表皮光
滑坚韧。这些荚果在风中轻轻摇曳，
发出细微的碰撞声，仿佛在低吟一首
古老的歌谣。它们静待寒霜，随枯枝
坠落泥土，或被风与鸟儿带往远方。
在寂寥的季节里，这些沉默的种子蕴
藏 生 机 ， 默 默 守 候 着 来 年 春 日 的 萌

发，延续着生命的轮回。
这三种树，虽种类不同，习性各

异，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生命节奏，却
又在季节的光影中和谐共存。梧桐热
烈，女贞沉静，槐树苍劲，它们以不
同的姿态诠释着秋天的多重意味。它
们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恰如人世
间的关系，各有姿态，各守其位，却
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最妙的是傍晚。夕阳把云染成橘
红色，透过窗，在墙上投下树影的轮
廓，忽长忽短。这时候，楼下的广场
上人渐渐多了起来，白日的喧嚣悄然
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傍晚特有的松弛
与惬意。音乐声起，一群中老年人随
着节奏明快的旋律翩然起舞。整齐划
一的动作，舒展的臂膀，脸上洋溢着
从容而满足的笑容。她们的笑容在晚
霞映照下熠熠生辉，仿佛在用身体诉
说着对生活的热爱。孩子们有的穿着
轮 滑 鞋 ， 在 光 滑 的 地 面 上 欢 快 地 滑
行；有的拿着彩色气球追逐嬉戏，笑
声清脆如铃，在广场上回荡着；有的
手中握着五彩斑斓的泡泡水，轻轻一
挥 ， 无 数 晶 莹 剔 透 的 泡 泡 便 腾 空 而
起，闪烁着梦幻般的光泽……每一个
奔跑的身影，每一张灿烂的笑脸，都
在夕阳下熠熠生辉，记录着最纯粹的
快乐时光。

广 场 边 的 长 椅 上 ， 坐 着 几 位 老
人 ， 脸 上 刻 着 岁 月 的 痕 迹 ， 却 洋 溢
着 温 暖 的 笑 容 ， 他 们 彼 此 分 享 着 各
自 的 趣 事 和 见 闻 ， 时 不 时 传 来 爽 朗
的 笑 声 。 他 们 的 笑 声 不 张 扬 ， 却 格
外动人——那是历经沧桑后依然热爱
生活的回响，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飘
荡，温暖而绵长。晚风轻拂，树影斑
驳，岁月在他们皱纹间流淌，静谧而

温暖。这里没有喧嚣的纷扰，只有生
活的律动与宁静的和谐交织成一幅生
动的市井画卷，展现着城市最真实、
最温情的一面。

这扇窗，不仅让我看见不同季节
的景，更让我听见季节的声音，闻到
季 节 的 气 息 ， 感 受 到 它 的 温 度 与 节
奏。它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记录着
季 节 的 流 转 ， 也 映 照 出 我 内 心 的 起
伏。有时，我会坐在窗前读一本书，
文字与窗外的景色交织在一起，恍惚
间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想象。沉思
的季节，是收获后的沉淀，是繁华落
尽的从容。

如今，我依然每天站在窗前，看
冬日已悄然来临。风更凉了，天更远
了，心却更静了。有时我会想起春天
的梧桐，那时它刚抽新芽，嫩绿嫩绿
的；想起夏天的女贞，那时它的叶子
最浓，果子还是青的；想起初夏的槐
树 ， 那 时 它 满 树 白 花 ， 香 得 让 人 心
醉。我忽然明白，真正的美，不在于
风景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停下
脚步，透过一扇窗，认真地看一眼这
个世界。当我们愿意停下脚步，静静
凝望，便会发现，最美的风景，往往
就 在 眼 前 ， 在 那 一 片 落 叶 、 一 缕 阳
光、一声鸟鸣之中。季节，就这样被
一扇窗收藏。当最后一片叶子飘落，
秋的余韵在风中悄然散尽。但我不感
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来年春天，梧
桐会再发新芽，女贞依旧苍翠，槐树
也将抽出嫩绿的枝叶。而这扇窗，将
继 续 伫 立 ， 迎 接 新 一 轮 的 风 景 。 而
我，也会再次站在这里，继续书写属
于我的时间絮语。因为有些风景，值
得年年守候；有些感悟，需要岁岁重
温。

一 扇 窗 看 见 的 季 节一 扇 窗 看 见 的 季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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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犁沟切开黄土地的油脂
在岁月的雾岚里缓缓舒展
像祖父手心里
那条断过又接上的命运线

稻草人张开双臂
丈量着种子与守望的距离
它的指缝间
漏下夕阳金色的碎辉
刺儿菜的花
是田埂上密密的针脚
把麦浪和坟茔缝进同一张地图

弯腰时 我看见自己的脊椎
渐渐弯曲成田垄的弧度
当月光开始浇灌沉默
每一道沟壑都变成河流
泥土下 无数双手掌
正托起破晓的根系

大地的掌纹
■■晓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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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家沟口这个地名很乡土，也很
亲切。

家乡在太宽河边，柴家沟河和韩
家洼河是太宽河的两条支流，两条小
河在柴家沟口汇在一起流入太宽河。
汇入太宽河之处是天然的地势较开阔
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柴家沟口。柴
家沟口，像岁月一样静听太宽河的水
流声。

柴家沟是一条差不多有十八九里
长 的 山 沟 ， 位 于 家 乡 小 村 的 西 北 方
向。柴家沟小河水比较大，雨季常有
山 洪 ； 韩 家 洼 山 沟 较 浅 ， 水 量 也 小
点，但雨季山洪也很惊人。两条沟里
的河汇入太宽河向东穿村而过，成为
家乡最有地理意义之一的存在。正是
由于柴家沟口的存在，也就衍生出许
多地名，比如柴家沟口地、柴家沟口
崖、柴家沟口坡、柴家沟口柿子树、
柴家沟口压油池，等等。反正柴家沟
口 就 像 一 位 熟 悉 的 乡 邻 ， 存 在 于 小
村 ， 存 在 于 人 们 的 生 活 里 。 在 我 心
中，更像是一位慈祥的、有故事的老
爷爷，温暖着情怀，幸福着岁月！

关于柴家沟口最早的记忆有些残
酷。那时我可能只有三四岁的样子，
柴家沟河接近太宽河处长着两棵大杨
树，根连在一起，土话说是“叉”生
的。村里当时有一头雄壮的狸毛大犍
牛，不幸在柴家沟摔伤了，人们说是
胯溜了，应该就是胯骨错位了吧。由
于失去了劳动能力，生产队决定把牛
杀了。那牛很野，尽管受了伤，也不
好对付。为了避免伤人，人们把它的
头拉扯夹到两棵杨树的中间，任它怎
么挣扎，也只能挨宰。当时年龄小，

下不到河边，只能在柴家沟口对面的
水磨地堰上隔河观望。牛的无助与挣
扎，染红河水的鲜血，那血淋淋的牛
皮，那美丽的牛角，留在童年里，有
一种害怕，也有说不出的难受。生产
队杀牛，应该是每家都有份，可是记
忆中没有留下牛肉的味道。

说起柴家沟口，心中还很痛。我
二爷胡狗焕烈士牺牲在抗日的战场，
当时是抗日十支队的一位班长。年仅
二十二岁的他，遗体被抬回家后草草
埋在了柴家沟口地的堰跟头，靠着柴
家 沟 口 坡 。 坟 的 上 部 坡 上 是 一 条 小
路，离坟地约二米。也许是二爷爷死
得 太 惨 ， 我 们 小 孩 都 害 怕 走 那 条 小
路 ， 即 使 放 牛 时 路 过 ， 也 得 有 大 人
陪。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更深地了解
了 二 爷 爷 ， 也 不 怕 了 ， 每 每 经 过 坟
头，都会多看几眼。清明时，我还和
妈妈给二爷爷上过好多次坟。我没见
过二爷爷，但我想象中他肯定会对我
笑，甚至还会摸摸我的头。二奶奶去
世后，和二爷爷合葬在小村对面阳坡
顶的我家祖坟。

柴家沟口，还是香浓的记忆。我
家祖上在柴家沟口靠近韩家洼的岭上
开垦出好几块梯田。下部靠近河边的
是一块三角形地，两面河水环绕，一
边是柴家沟河，一边是太宽河。这块
地被称为柴家沟口压油池地。当然这
里可是名副其实的压油的地方。这块
地的地堰跟有一块大石头，大石头凸
出许多，下部有不小的空间，土话叫

“石庵”。
石匠选取一块较圆的平板石，在

上面凿出圆形的凹槽，在一端再凿出

流部。当时山里的油料作物主要是一
种土名读音为“rěn”的植物 （可能
是“菍”字，但这字指一种植物时读

“niè”，读“rěn”时指的是枣树的
一种，所以至今不知那个字怎么写，
也不知学名叫什么） 和麻籽。冬闲季
节，人们把油籽淘洗干净，在石碾上
碾碎，然后在压油池地支起大锅炒，
炒焦黄后，用葛藤编成笼节状，摞在
石庵下的凿有凹槽的石头上，葛藤笼
一 节 直 径 大 小 和 石 头 上 圆 形 凹 槽 相
同。人们把炒好的油料铲进葛藤笼节
压实，最后上面压上一块平板石头，
用一根三四米的木椽当作杠杆，装满
油料的葛藤笼节就是支点，七八个壮
劳力往下压，那黄亮亮的油就从流口
流进盆里。压一遍后，油料渣再加点
水炒，再压，一共压三遍。这“压油
池”地可是名副其实地在“压”油。
童年时油非常缺，许多家庭一年只有
五斤油，所以压油时非常有吸引力，
几乎全村老少都集聚在那里，就连那
油渣也金贵着呢，土话叫麻糁，人们
在压油现场抓着吃，分到每户后用它
蒸花卷馍，最差的也作为牛过冬的饲
料。那弥散在空气中的香浓，就是贫
困岁月的神品。记得有一年村里分成
了 互 助 组 ， 我 家 那 一 组 可 能 就 四 家
吧 ， 在 柴 家 沟 开 荒 种 了 许 多 “ 仁 ”，
那一年我家居然分到了八十多斤油，
爷 爷 高 兴 了 好 长 时 间 ， 说 是 赛 财 主
了。爸爸的身板似乎也挺直了许多。
后来那块地成为外祖母的菜园，外祖
父母把地打理得很好，人们也不用土
法压油了，但那压油的石头一直留在
那里。

柴家沟口内长着一棵大柿子树，
记忆中树龄就好老好老，树干上长满
大大的树瘤，很沧桑的样子，树枝紧
凑，树枝也不多，就长在几块大石头
中间，土层很薄，但令人佩服的是每
年都是果实累累，而且品质很好。这
是 一 棵 镜 面 柿 子 树 ， 是 我 家 的 自 留
树。这树是最有人情味的一棵树。劳
作的人们经过柴家沟口，都会在树下
的大石头上歇歇脚，特别是夏天。人
们放牛归来背着一大捆柴，总会把柴
靠在柿子树上，然后坐在树下的石头
上歇一歇。农闲时也常会在柿树下拉
闲说，谝家常。

那棵树就像乡亲们熟悉的、亲切
的驿站。曾经有一位发小说如果有一
天 这 棵 树 死 了 ， 他 要 在 这 里 重 栽 一
棵，他离不了那份荫凉。1995 年的时
候，这棵树真的枯死了，树桩桩像座
残碑，铭刻着小村的记忆。

柿子树正好处于柴家沟河和太宽
河的交汇处，柴家沟河在这里形成一
个小潭，童年时潭里鱼和螃蟹很多；
太宽河水在这里水势缓，也形成一个
不大的水潭，鱼和螃蟹同样很多。夏
天，我们经常会在离柿子树不远处的
水磨潭 （由于潭边建有一座水磨而得
名） 游泳戏水，然后在柿子树附近的
水潭里钓鱼逮螃蟹，柿子树就像一位
无声的老爷爷，默默地看着我们疯和
闹……

每次回乡，只要时间允许，我都
会到柴家沟口的石头上坐一会，河水
就像哗啦啦的记忆！

家乡的小地名，家乡的小风物，
都是我的图腾，都是永远的情怀。

柴 家 沟 口柴 家 沟 口 ，，静 听 太 宽 河静 听 太 宽 河
■■胡春良胡春良

村人以种大棚菜为主业，平日忙
得连轴转，当时序悄然跨进初冬的门
槛，猛然就记起了村里一年一度的农
历十月六的古会临近眼前，那隆重与
喧嚣的场景会焕发另一番热闹和生
机。

种大棚风风火火的，忙碌按下暂
停键后，这一天得放松心情，逛一逛
今年与往年有所不同的古会。

我家临街而居，凌晨三四点即听
窗外有喁喁人语，摆摊的生意人陆续
赶来，交谈着问询着，希望能占上一
个满意的摊位。早上一出门，就碰见
邻居问：“早早就逛了一圈？”那老太
太前倾着身子往回赶，撂下了一段
话：“好爷 （ya） 哩，人家那衣裳摊
子摆得出了村都快到北熟汾地界那儿
啦！”

阳光密密匝匝倾斜下来，不冷
不燥，和煦如小阳春在盛行，我被
人流涌上街头，在彩旗林立下的烟
火飘香中，加入了人头攒动的赶会
队伍。

村委大院老槐树下提前两天就支
起了一家羊汤锅子。一顶简易帐篷，
一口深锅，几张矮桌及长凳，极简的
摆设就撑起了一方天地。摊主红刚肥
胖身材，阔脸小眼，做羊汤生意有些
年头了，聚攒了不少人气。乳白的老
汤咕嘟咕嘟冒着泡泡，像是在唱着欢
快的歌。

锅上水汽氤氲，形成一团白雾，
随着他忙碌的身影飘移，散发着淡淡
的香气，似一只无形的手，想牵住着
来来往往的人；又似一张香气四溢的
网，把行人往这里网络过来。

“ 来 碗 羊 汤 ， 泡 根 麻 花 。”“ 好
嘞 。” 老 板 人 实 在 ， 话 不 多 ， 音 调
长，能拐了弯儿，听起来一下子就亲
近了许多。

只见他戴一次性手套的手麻利地
抓起一把羊杂，秤后放碗中，长勺一
挥，撇一勺热汤，涮一下，捞出澄黄
软乎乎的麻花卧在碗中，一道漂亮的
白色弧线闪入碗中，满满当当一碗汤
肉，撒上香菜和翠白相间的葱花，再
用浅勺扣上一撮油泼的辣椒，盛到食

客面前。那一番操作，行云流水，一
气呵成，面庞上现着真诚，每碗汤，
俨如他的一个潜心杰作，神情具备了
工匠般的虔诚。

在这缠绕着烟火气息的氛围中，
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的呈现，仿佛一
下子打开了心扉，全身的细胞瞬间都
能活泛起来。在这里相遇，少不了如
此问答：

栽上了吗？
赶地栽上啦，能铺膜了。
现在棚里还有卖的吗？
有，樱桃柿子还没完呢。
那照了 （很幸运） 嘛，今年价钱

不错！
哈哈。
这种忙碌与收获的张弛结合的生

活节奏，在这里得以体现，诠释着种
棚人的快活。摊位偏角一隅，一对喝
羊汤的老人深深地打动了我。男人满
头银发，是我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自家
老哥，正一筷子一筷子小心地喂着
老伴，然后用勺子喂汤汁，待老伴吃
罢后，抽纸巾轻轻擦拭她的嘴。他对
老伴的一系列操作自然而然，心无旁
骛。他的老伴几年前患了阿尔茨海默
病，目光呆滞，说话只能“啊啊”，
乡间路上常能碰到他搀扶她慢慢遛弯
的身影。

在这里与他们相遇，我眼睛里潮
潮的，眼前白晃晃的雾气，一半是由
心境而生的，一半是从唱歌的老汤那
儿飘来的。人间值得，是羊汤老板脸
颊上洋溢的真诚，是菜农关切的坦
诚，是这对相濡以沫夫妻的无限温
情。

古会，是乡村生活的缩影，是传
统文化的传承，更是乡人对美好生活
的无限向往。

不远处舞台上锣鼓声里的蒲剧就
像一首悠扬的老歌，唤起了人们内心
深处最柔软的情感，在人们忙碌的生
活之余，让人找到了抚慰心灵的港
湾。

生于此而活于斯，逛古会总有许
多值得，只是今日那无意的一瞥，这
烟火人间中的温情，使我无比贪恋。

逛古会逛古会，，

烟火人间遇温情烟火人间遇温情
■■尚建明尚建明

绛县的芥菜疙瘩酸菜
虽然没有东北酸菜和四川
老坛酸菜的名气，也没有
与两种酸菜割舍不开的酸
菜鱼、东北杀猪菜等人们
耳熟能详的名菜有名，却
是这片土地上老百姓最难
以割舍的乡土味道。

不同于东北酸菜的粗
犷豪放、四川老坛酸菜的
色味浓郁，这里的酸菜是
一青二白，白丝青叶根根
片片、分分明明，讲究的
就是一个细致、平淡，独
有绛味。

每到初冬，农村家家
户户就开始了窝酸菜，把
芥菜疙瘩清洗、擦丝，连
同叶子置入一口大缸，加
上些许大白菜叶，添上清
水，再用裁剪合适的高粱
秆隔在菜与水之间，用洗
净的大青石压实，最后静
静放置于屋内，等待着时
间慢慢发酵。

约莫十天半个月，芥
菜疙瘩发酵前的刺眼、呛
鼻，被水和时间捋得温顺
起来，有了酸菜那独特味
道和性情，就像山西的清
香 型 白 酒 ， 清 冽 而 不 寡
淡，色淡却有鲜香。

砂锅里倒少许油，干
红辣椒、大蒜片炝炒后，
倒入酸菜，再配以切成丁
的油炸豆腐或白豆腐、红
薯粉条，在小火的“咕嘟”下，酸
菜、调料和配菜碰撞、融合，20 分
钟左右就可以上桌了。迫不及待吃上
一口，酸而不齁，清而不失绵，兼有
辣味、蒜香，别有一番滋味。

酸菜和面条的邂逅，注定是一场
最朴素却又不失生动的味道交融，宛
如最佳伴侣，更可谓绝配。

在故绛这片以面食为主的土地
上，面条可以轻轻松松做出几十种，
酸菜调面条显得是那么寻常却又不失
独特。

面条讲究的就是手擀。和好的二
茬面，用擀面杖擀成片，叠成层，再
用刀切成手指宽，煮熟后捞到大瓷碗
中，将炒好的酸菜卤浇在面上，一根

根面条在酸菜卤子里显得
是那么的干脆利落，毫无
拖泥带水，却又同酸菜相
互依附、难以割舍，“呼噜
噜”狠狠地嘬上一口，酸
辣爽口，爽滑筋道，回味
无穷。

小 的 时 候 ， 农 村 物 资
本 就 匮 乏 ， 进 入 冬 季 ， 新
鲜 蔬 菜 尤 为 稀 罕 ， 于 是 酸
菜就成为“时令菜”。

端 着 一 碗 酸 菜 调 面 ，
或 站 或 蹲 在 大 门 口 、 胡 同
口 ， 搂 着 面 ， 同 邻 里 东 家
长 、 西 家 短 闲 谝 着 ， 中 午
饭就算解决了。

一 碗 玉 米 面 糊 糊 ， 一
块 玉 米 面 发 糕 ， 一 盆 炒 好
的 酸 菜 ， 热 气 腾 腾 的 一 家
围 到 小 桌 前 ， 就 是 一 顿 晚
饭。

农 家 的 生 活 就 是 那 样
的 简 单 随 性 ， 恰 是 一 幅 静
谧无奇的乡村画卷。

人 ， 最 难 割 舍 的 是 小
时 候 的 味 道 ， 那 是 一 种 伴
着 长 大 、 刻 在 骨 子 里 ， 始
终 蛰 伏 在 心 底 的 情 感 ， 是
乡 情 、 是 回 忆 ， 更 是 习
性。

当 兵 五 年 ， 最 想 吃 的
就 是 一 口 酸 菜 。 休 假 回 到
家 ， 一 碗 酸 菜 面 ， 吃 得 是
酣 畅 淋 漓 、 意 犹 未 尽 ， 仿
佛 婴 儿 含 着 乳 头 一 气 吃 完
母 亲 乳 汁 ， 咂 着 小 嘴 的 回

味和满足。
即使到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想起绛味酸菜，想搂一碗酸菜调
面，不由垂涎欲滴。

时光不曾淡化记忆深处的味道，
反倒随着岁月愈发醇厚；时代也没有
抛弃结发的家常菜，却在生活的变迁
中更加相濡以沫。

而今的酸菜，不再是物资匮乏的
代名，已华丽转身，登上了大雅之
堂，走上了饭店餐桌，酸菜炖排骨、
酸菜炖豆腐，更有那改良升级的酸菜
调面，让吃腻了大鱼大肉，对食物越
来越挑剔的人们感受到了别样滋味，
也把从艰苦年代走来的人带入了时代
回味中……

绛

县

酸

菜

■■
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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